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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有个名为 “碎片化

时代，有哪些高效学习方法”的

提问， 在过去的一年里捕获了

200 万的浏览量。提问者感叹自

己 “时间被各种 App 撕得粉

碎”，离开学校后很难找到整段

的学习时间了。 身处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

类似的感慨， 那究竟应该如何

来看待和应对信息和知识的

“碎片化”呢？ 这需要我们从社

会和个人两方面的视角来进行

分析。

“碎片化 ”概念源自 20 世

纪 80 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研究，

常被用来描述新媒体传播模式

的去中心化、零散化等特征。 媒

介研究中的碎片化议题主要关

注媒介使用的碎片化。 如果我

们用广义的“阅读”来指称受众

的媒介使用， 那么知识界关于

碎片化的讨论包含了三个维

度：一、碎片化场景和时间的使

用，如利用通勤 、等人 、工作间

隙等进行阅读；二、阅读内容的

碎片化， 如微博上的只言片语

和短视频的简短片段， 即深度

阅读的缺失；三、整块持续性的

阅读（学习）时间被移动互联网

干扰和切碎， 如原本持续而专

注的阅读过程被手机频频打

断， 不断在阅读和手机之间来

回切换。 学界批判的主要是后

面两个维度的碎片化。

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打破了

工作与学习等场景中应该具有

的封闭性和专注性， 模糊了工

作、学习、休闲和娱乐之间的界

限， 人们面对时间被切碎后情

境和空间的快速切换， 很难保

持一个封闭、 持续的信息阅读

时空。 “移动终端把一切碎片时

间都利用了起来， 但它也把一

切时间都变成了碎片时间”，加

剧了信息消费的碎片化 。 （彭

兰：《场景： 移动时代媒体的新

要素》，《新闻记者》2018 年第 3

期） 学界的主流观点向来对新

媒介造成的信息碎片化和时空

碎片化表示担忧， 害怕被琐碎

信息所围困的人们日益陷入缺

乏深度阅读和思考的境地。

对于新媒体碎片化影响之

担忧的背后是对于传统阅读模

式的推崇。 因为阅读和写作分

别从信息接收和生产两个方面

代表了最高程度的理性运用 。

理性意味着“同一性、连续性和

序列性”，它与某种特定的技术

相联系， 而一些新技术往往使

人变得非理性。

回顾历史， 自人类进入高

度工业化的时代以来， 几乎每

一代传播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引

发思想界对其“琐碎”与“狭隘”

特性的批判。 在 20 世纪 30 年

代， 面对电话逐渐普及的西方

社会， 刘易斯·芒福德感叹道，

“阅读、写作和绘画是思维的高

度提炼， 也是深刻思想和深思

熟虑的行动的媒介， 现在却被

这种即时交流削弱了”。 （《技术

与文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3 页）他认为电

话让个人的精力和注意力频繁

受到陌生人的打扰和支配 ，是

种低效的沟通方式， 与电话这

种直接而有限的接触相比 ，读

写这样的看不见对方且保持一

定距离的交流可能更顺畅。 芒

福德对于电话的看法和当今学

界对于碎片化的主流观点颇为

相似。

媒介环境学派宗师麦克卢

汉在芒福德的影响下提出了媒

介是人体和心灵延伸的论断，在

他眼中，一切技术都是媒介。 他

提出了著名的 “媒介即讯息”的

观点：技术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环

境，“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

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

生的； 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

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

的尺度”。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

伸》， 译林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8 页） 人们往往对于媒介中的

内容比较在意， 麦克卢汉则认

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观念

层面， 而是改变了人的感知模

式；应该重视媒介形式本身的社

会影响，如印刷术的出现助推了

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欧洲的

兴起。

今天思想界对于互联网时

代的传播碎片化现象的思考依

然有意无意地沿着上述媒介环

境学的理路， 但忽略了两个重

要问题： 媒介新技术带来的新

尺度及其影响是面向全社会而

非社会中的某一群体 （如知识

分子）；从社会层面阐释媒介技

术的变革最终需要落实到个人

日常生活的层面， 否则就容易

脱离实际或者说“不接地气”。

当我们惊叹移动互联网把

场景的碎片化和信息的碎片化

推向极致时， 大家可能忘记了

这种碎片化生存一直是人类日

常生活的基本特点， 即在碎片

化的场景中有意无意地获取碎

片化的信息。 在一个相对封闭

的环境里长时间专注地阅读和

学习，这是学生、学者或者有阅

读习惯的知识阶层的一种特殊

实践。 这样的群体随着印刷技

术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越来越

壮大，但他们依然不是大多数，

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未

必能养成阅读习惯。因此，对于

信息碎片化的批判更多体现的

是知识阶层面对新媒体时的恐

慌与无措： 私下的时间被新媒

体不断入侵和切碎，长时间、封

闭性的专注阅读变得越来越困

难。 但我们不能假设普通大众

在闲暇时间， 如果不看手机就

会探讨古希腊哲学而不是去打

麻将、 看电视或无所事事地闲

聊。 信息碎片化针对的仅仅是

拥有阅读习惯的人群， 学者不

应该把自己的困惑误认为是整

个社会要面对的问题。

当然， 笔者并非认为阅读

不重要， 而是希望大家在批判

互联网时代信息碎片化之前 ，

思考一下阅读的目的是什么 ？

由此再进一步探讨“如何阅读”

和“阅读什么”的问题。

古老的阅读习惯是人类获

取知识的重要手段， 但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文化精英、有阅读

能力者和广大文盲之间存在着

鲜明的等级制。 印刷术的发明

和推广大大拓展了阅读的文

本、提升了阅读的便利性，加速

了社会获取和创造知识的效

率。 即使在今天，书本（包括各

种数字化形式） 依然是知识的

主要载体， 大段时间高度专注

的书籍阅读仍是一种高效的学

习模式。 在知识的每一个领域，

阅读权威或经典书籍从学习效

率上而言依旧不可或缺。 这种

模式能让我们迅速地汲取知识

“干货”，但不可否认，这种专注

而长时间的阅读并非人人可

为， 它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而

习得的能力。

过去， 针对阅读能力的差

异，各种科普、大众版的读物把

那些难啃的 “干货 ”软化 、简化

后推给普通读者；今天，互联网

平台把这些“干货”掰碎后让更

多没有传统阅读习惯的人能看

到甚至看懂。 就这一过程而言，

与其说它是信息的碎片化 ，不

如说是知识载体和传播形式的

多元化。 智能手机对于知识分

子可能是一个让学习和学术分

心的潜在威胁， 但对多数大众

而言， 移动新媒体意味着一个

极其重要的信息平台， 它不是

挤占了闲暇时段中的学习时

间， 而是打发了原本无聊的空

闲， 提升了闲暇时段的生活品

质，与此同时，还能接触一些其

他渠道无法获得的信息和知

识。 学者在自己擅长领域之外

通过新媒体的碎片化阅读 ，也

是一种新信息、 新知识的高效

学习方式。

由此可见 ，来势汹汹的移

动新媒体所助推的信息碎片

化现象并非洪水猛兽 ， 相反 ，

它拓展了所有人的学习途径 ，

从文字 、图片到短视频 ，文本

的形式也更多样化 ，这对过去

没有阅读 （书籍 ）习惯的人而

言尤其重要。 关于“如何阅读”

这个问题 ，新媒体给知识阶层

带来的是在传统阅读模式上

新增的碎片化阅读 ，是 “1+1”

的增量而非取而代之 ；对于没

有书籍阅读习惯的人而言 ，新

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模式带来

的是“从 0 到 1”的突破。 也就

是说 ，长时段专注阅读与新媒

体文本的碎片化阅读都是知

识学习与信息获取的渠道 ，两

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 ，如同

正餐与点心 ， 只吃正餐甚好 ，

两者同时食用最佳 ，对于吃不

了正餐的人 ，有点心管饱也是

不错的选择 。 当然 ，很多人感

受到了对于新媒体娱乐功能

的强烈依赖性 ，信息时代给予

个人日常生活的丰富选择势

必要求现代人必须有一定时

间管理的素养和自控能力 ，至

少碎片化传播不应该来背这

个锅。

因此，我们不必在这个“如

何阅读”的问题上纠结，真正需

要关注的是“阅读什么”，即不论

是正餐还是点心，食物本身是否

有益身体健康才是最关键的。一

方面，哪怕有些人在互联网平台

上接触到的都是学者眼中 “无

用”的信息，这也只能说明他们

的学习模式没有因为新媒体而

获得改善， 和过去相比并非更

糟；另一方面，身处信息碎片化

时代，我们依然无法回避传统阅

读模式中就存在的 “读什么”的

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传播和利

用有益或有用的碎片化信息。虽

然今天的人们史无前例地被各

种琐碎而无用的信息所包围，但

不可否认，随着主流媒体、研究

机构、学者、各领域的专业人士

以自媒体的方式进入互联网平

台， 高质量的碎片化信息也并

不少见。 能否接触到并利用这

些有质量的内容， 涉及每个人

的媒介素养和文化资本， 这种

个体的差异也一定会导致知

识鸿沟的出现 ，如何通过碎片

化阅读高效地汲取信息与知

识 ，或许是当代人需要培养的

一种新能力。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传

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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